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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光温煦寒食天，雨剪梨花正清明。

        我在华园湖畔折柳为笔，那绵绵的雨丝携着岁月融为一砚浓墨，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华

章。清明将至，重温锦瑟年华，不禁追忆起当初荟萃的华园俊彦。在华南理工大学这方土地上，正因有

了高瞻远瞩的开拓者，他们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方成就了华园六十多年的步履铿锵，六十多年的薪火

绵延。

        踏着细碎的雨丝，拂开弥漫的烟霭，怀着崇高的敬意，让我们一起缅怀永远的华园大师。

2015-04-03  华南理工大学校友会



罗明燏（1905—1987）

         华南工学院首任院长，连任13载，一级教授，在土木、航空、造船、机械等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

诣，被誉为“海陆空专家”。

  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23年，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永远铭记着他那熟悉的身影：每天清

晨，一名身着中山装的老者，右手夹着一袋书籍和手稿，默默走在华园的大道上；尽管中山

装已经洗得发白，甚至有些破旧，但他却毫不在意。

         对于教育家来说这是崇高的荣誉，岁月轮转，时光漫漶，人们却把罗明燏先生的言行镌刻在脑海

里，超越灵魂的沟壑，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

一句话致辞

        1952年11月17日，华南工学院体育馆外彩旗飘扬。作为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罗明燏整整中

山装，走向前台，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华南工学院正式组建并开学，寥寥数语，掷地有声。



       据学生回忆，罗明燏不会讲大话、套话，上台作报告也没有开场白，讲话很短，大概不会超过十句

话。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罗明燏的“一句话致辞”。在一次华工开学典礼上，主持人按预定程序邀请罗明燏

上台致辞。主持人：“下面有请罗明燏院长致辞。”话音刚落，只见罗明燏站起身来，缓缓走到麦克风前，

中气十足地说了一句：“同学们好，谢谢！”回头就走。这时，主持人才刚刚回到自己座位上，还没坐下去

呢！

海陆空专家

        但就是这样一位口拙的院长，却是在建筑、造船和航空等方面都具专长的“海陆空专家”，他为广东

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主持和审查过大中型工程项目200余项。

        1950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开始着手修复被国民党炸毁的珠江桥，仅用了六个月，罗明燏就使这一具

有战略意义、贯通广佛的桥梁得以开通。

        1951年，中南某地建地下油库，由于外国专家设计上的失误，15栋库房塌了11栋，当时华南分局第

一书记叶剑英找到了罗明燏，说：“你去看看能否改变原来的设计，重起炉灶？”罗明燏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任务，一个月后他交出了一卷重新设计的图纸，按照他的设计施工，地下油库终于落成，比原计划节省

了100亿（旧币，折合新币100万元）。

        1954年被焚毁的南方大厦原本要拆，经罗明燏设计修复竟又“起死回生”。1959年，罗明燏设计建造

的顺德人民礼堂，其内部没有一根支撑屋顶的柱梁，是薄壳穹顶，穹顶跨度为55.4米，是当时全亚洲建

筑物的最大跨度。1976年白云宾馆建成后，罗明燏仅仅凭借着一把计算尺，很快就推算出这座30多层的

大楼摆度在万分之六以下，从而肯定了其稳定性。

        他鼓励学生们学习要不怕累、不怕苦，他曾对学生们笑言：“我以前也经常通宵看书，学习是不会把

身体学坏的。一个好的工程师必须下很大的功夫，不劳而获是极少的。”



罗明燏铜像

高风亮节

　　陈济棠时代，广东经济建设盛极一时。1928年，罗明燏担任广州最早的别墅式建筑区——梅花村工

程监理并负责设计主要工程。百多幢中西合璧的园林式建筑群中，罗明燏设计了十多幢，其中包括陈济

棠私邸。这座别致的住宅，连同庭院占地4000多平方米，用柚木作地板，楼高三层半，没有栋、没有

梁，颇为雅致。建筑耗资五万大洋，罗明燏却没有收取分文设计费。房子竣工后，当局答允拨地让罗明

燏也在此盖一幢住宅作为回报，但被罗婉拒。

　　1947年，陈济棠委托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罗明燏代购两艘美国退役舰船，并承诺每艘舰艇付佣金

7500美元。罗明燏一直将陈济棠视为知遇者，当陈济棠的儿子去接收船只时，罗明燏把包括佣金在内的

全部余款都归还给他，陈就改口说要借给罗明燏3万港币，让他买下香港附近一个岛，罗明燏也谢绝了。

　　1944年，国民党集训教员曾单独会见罗明燏，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并许以高官厚禄。“我不想当官，

也不要什么好处。”罗明燏回绝。

　　在抗战期间，因为罗明燏的一次拒绝，广州才免除被美军轰炸的厄运。1945年春，美国空军人员拿

到一张广州军用地图，准备轰炸侵占广州的日寇，并请来正在美国求学的罗明燏指明轰炸点。罗明燏顾

及家乡父老的安危，坚决反对。“我不能这样做，这是我的家园，你们不能去炸它。”

　　1982年，罗明燏教授应邀赴美参加学术会议。国家拨给他出国经费3000美元，除了旅费和买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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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书籍外，罗明燏没有从国外带回一件高档商品，余下的1600美元如数上交。对此，他只有一句

话：“国家存点外汇不容易”。

开拓之魂

        “人生不是一支短暂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

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罗明燏生前非常喜欢萧伯纳的这句名言，而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张进（1910—1985）

       著名教育家。1953年4月任华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任党委第一书记兼副院长、院长、



顾问等职。

三十二年伴墨池，

育才可乐老方知。

春风万里云霞出，

正是群芳吐艳时。

        在1984年《校庆书怀》中张进写下这首诗，人至暮年，更加体会到育人之乐——他看到的不是夕阳

晚照，而是春风万里、群芳吐艳。

“摘句寻章育后代

勤思苦学着新鞭”
        张进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地主家庭，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从地主少爷成长为一名进步青年，而后投

身革命，最终成为一名红色教育家。作为华南工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呕心沥血，专于治校，在把学

校创办为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奉献了自己勤勉的一生。

        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进还是位才子，想必当年一定迷倒了很多女粉丝吧。他的书法功力深厚，苍劲

有力的笔迹为师生们所熟悉；他文笔出众，才华洋溢，著有诗集《晚晴楼吟草》，收集其各个时期的诗

歌70余首，下文的标题均出自该诗集。

1984年11月18日



张进（右一）到饭堂观看点心制作表演

尊教重师举国情

        1953年，张进任华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任华南工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在学校长

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

        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但是张进发现这一套吃不消。他说，要结合中国的国情

和学生自身的特点，来决定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安排，不能教条地全盘接受苏联的模

式。这一决策，使得学校教育迅速走上了规范化道路，教学质量有了保证。

        除此之外，张进还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的辅导，调整生活作息时间，帮助学生合理分配学习

时间，教学秩序迅速转入正常。

1979年，张进陪同学校首名美籍名誉教授周昌参观教学楼。

前排左起：张进、冯秉铨、周昌

东风吹拂育英才

        “大跃进”中，以生产劳动代替教学，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但在此期间，学校仍兴办了不少

新专业，培养了一批师资，让我们看看张进带领的领导班子是怎样面对这场困境的吧。

        从1961年起，张进多次强调要抓好师资培养工作，这并不是当做任务完成，而是倾注了满腔热情与

心血。支持推行教师“过五关”，即过一关（过教学关），通一经（精通本学科一本经典著作），专一题

（有一个科研专题），精一文（掌握一门外语），长一技（擅长一项技能）。要求全校老师都订出个人

提高计划，他还经常主动了解教师执行计划的情况以及生活和工作条件方面的情况。

        张进常说：“必须保证教师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时间。”

        如此，教师们对时间都抓得很紧，校内的学术热情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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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张进在办公室

正是群芳吐艳时

        1958年夏，从华南工学院中分出华南化工学院，此时的华南工学院只留下机械、土木、建筑3个系

共3个专业。为了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也为了学校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办一批新的专业或恢复原有的专

业。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60年初，学校已发展成为具有机工、电工、土木、建筑、造船、数学、物

理等7个系23个专业有一定规模的学院。张进和冯秉铨教务长为了这些专业的建立和成长费尽了心血。当

时各专业除积极培养师资外，还强调“战斗中成长”，即通过大搞科研来锻炼队伍。

        有些人认为张进只抓科研而不热心搞政治运动，称之为“科研书记”，他总是一笑了之。他白天处理

许多行政事务，经常用晚间以至深夜巡视各个科研项目现场，了解情况并及时解决问题，大大鼓舞了日

夜奋战的教工与同学。

        张进担任学校党委书记的十几个年头，正是华南工学院建校初期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是由于张进和

他带领的学校党委班子紧紧地把握住了建设“一流大学”的总方向和根本，学校才能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教

学科研环境，并在短短的8年内一跃进入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国家队”。

        张进的后半生与学校无法割舍。他对学校倾注心血，付诸情感，也对它寄予满心的信心和期望。

冯秉铨（1910—1980）



        一级教授，华南工学院第一任教务长，1973年始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我国著名教育家、电子学

家，新中国无线电电子科学的奠基者之一。

    我愿意为青年的锦绣前程而操劳，我不能离开青年，如果让我离开青年，我会感到生

命失去了意义。

        这是冯秉铨对自己作为一名师者的人生体悟。执教50年，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和科学

事业，成为了教育工作者的典范。

“学识精深孰与伦

深宵灯火一劳身”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高的成就是什么？著作等身、开宗立派，或许都是上乘之选，但冯秉铨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著书立说固然可喜，但“愿得英才三千数，高峰深处共研寻”更加可贵。



冯秉铨教授在上课

昂扬锐气

      16岁那年，冯秉铨连跳两级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物理系第二级16名学生之一，待四年后毕业

时，冯秉铨成了三分之一：清华的通过率极低，那一年物理系仅有3个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然而，更具传

奇色彩的是：苦读了四年的冯秉铨拒绝接受清华的一纸文凭，原因是在冯秉铨看来，当时由蒋介石派来

的清华校长罗家伦官架十足，“宁肯不要文凭，也不要罗家伦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文凭上”，就这样，直到

去世，冯秉铨都是清华的“黑户”毕业生。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有关罗家伦的是是非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公论。但无论如何，冯秉铨不图虚

名、坚持信念的胆识和魄力从那时起便展露无遗，而这件“小事”似乎也可看作他人生的一个伏笔，在以后

的岁月里，无论是毅然放弃哈佛大学的高薪厚职回国还是在“文革”中面对艰苦岁月却仍然乐观坚强，都依

稀能看到那个充满锐气的年轻人的影子。

摩斯爱情

    一串串数字，一个个公式，各种电路元件……这些在大多数人眼里极其乏味的元素却如同变幻无穷的

莫尔斯码一样组成了冯秉铨传奇的人生，甚至连他的爱情也与无线电息息相关。

        1935年，在燕京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25岁的冯秉铨成为岭南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而担任许浈阳

教授助教的机会让他认识了日后的妻子——当时正攻读硕士学位的高兆兰。爱情有许多种可能，而冯秉

铨与高兆兰的爱情则是由声、光、电和数字、公式编织而成。每次做通讯试验时，冯秉铨总以“88”作为结

束语，而高兆兰却总是答以“73”。两年之后，当高兆兰第一次以“88”作答时，冯秉铨知道，他终于等到了

属于他的爱情，因为在莫尔斯码中，“73”的意思是“致以友谊的问候”，而“88”则代表“致以亲爱的问候”。



冯秉铨、高兆兰伉俪

赤诚之心

      1940年，年轻的冯秉铨和高兆兰双双获取奖学金赴美留学。经过两年多的拼搏，冯秉铨终于“啃”下了

博士学位，并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班的无线电实验课讲师，后来又受导师钱菲教授之邀在“军官电子训练

班”担任教员。

        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冯秉铨坐不住了，与高兆兰商量再三后决定回国。“月是故乡明”，多

年后高兆兰回忆起这段岁月时感慨地说，这个简单的理由，足以让他们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满目疮

痍的祖国。

        冯秉铨和高兆兰开始寻找一切可以回国的途径，当时往来中美的客轮极少，俩人四处奔走，才获悉

有一艘美国的小货轮将开往广州港，但由于要绕道多个国家做生意，这艘船到达广州需耗时两个多月。

两个月的海上颠簸对于这两个“文弱书生”来说实在是个难题，幸好一位医生给他们提供了信息：维他命“B

杂”有抗晕船的效力。于是，1946年3月，冯秉铨和高兆兰登上路易丝·莱克号货轮，开始了漫长的回国之

旅，在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几乎天天把“B杂”当饭吃。

1977年，冯老在校园里跑步



鞠躬尽瘁

      对于现在的许多华南理工大学学生来说，冯秉铨这个名字已经有些陌生。但在老华工学生眼里，冯秉

铨这三个字意味着一个传奇：1956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华工电讯工程系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调往成

都。在只有3个老师的情况下，冯秉铨组建了4个专业的无线电自动控制系。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一定带头上阵！”这是冯秉铨立下的军令状。“那时冯老师的工作量太

大了，他一个人开12门专业课，高峰时期，每周上课27学时。而且每次都是他自己先讲，然后把讲稿交

给青年教师，从而带出来一批教师队伍，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两年。”冯秉铨的研究生丘水生回忆。

        在1958年到1963年这段时间里，休息对冯秉铨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校医室的李美贞大夫是他的老

同事，她曾无数次向操劳过度的冯秉铨提出警告：“血压太高，要注意休息！”然而，冯秉铨总是当面点头

答应，过后就忘了。有一次，他在教学楼走廊的拐角处突然面色苍白，不能动弹，汗流如注，学生们看

见都慌了，他只是缓缓地摆摆手，含一片硝酸甘油，稍事休息，又坚持上课去了。

        冯秉铨的传奇还不止于此。在华工，只要是冯秉铨上的课，从来都是座无虚席。原华南理工大学

501771班学生冯成光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盛况：1977年，冯秉铨为新生上《无线电历史》，250个座位的

特大课室里的走道加满了座位，后面还站着密密麻麻的学生，甚至在教室旁边的草坪上都坐满了带调频

收音机听课的人，而冯成光所在年级学生加起来还不到200人。



冯秉铨铜像

古稀之年

      “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臧克家的这句诗是冯秉铨“文革”后最常念叨的句子。“冯老师身

体不太好，而且在‘文革’时精神压力大，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坚持上课，搞科研，有时候我们学生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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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心疼，只能提醒他注意身体。”丘水生这样回忆冯秉铨最后的日子。

        不过，比起肉体上的痛苦，对于冯秉铨来说更难受的是，他呕心沥血写的120万字的“振荡理论”书稿

本已准备付梓，却在“文革”时遗失，直到后来才找回90%的书稿。“振荡理论那时候很新，如果出版的

话，在国际上都属于领先的。但后来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书，因此，冯教授的‘振荡理论’再也没有出版

过。”丘水生说，虽然有些遗憾，但冯秉铨从没有抱怨过。之后，冯秉铨便把自己未出版的书稿贡献出来

当作教材使用。

        用冯秉铨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特别重，每个人工作年龄都应该减10岁，60岁要当

50岁用。”从1976年2月起，他像小学生那样给自己订一条“约法”——— 平均每天写1万字，不完成就不睡

觉。年纪大了，每次连写三四千字，手便麻得握不住笔杆，冯秉铨在书桌旁备上热水，手麻了就在热水

里泡上几分钟，等血脉流通了继续写。

        这便是年近古稀的冯秉铨的成绩单：他提出的“射频削波”方法成功解决了边远地区广播受干扰的问

题；仅从1976年2月到8月，他就完成了两本书的初稿，共120万字；他所著科普读物《今日电子学》获

得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

        2010年12月3日，在华园美丽的东湖湖畔，多了一尊铜像，这是学校为了纪念冯秉铨教授诞辰100

周年而建的冯秉铨半身像。斯人已逝，音容宛存，先生“生命不息、奋蹄不止”的开拓精神依然激励着学校

师生。

陈永龄（1910—2004）



        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大地测量学的奠基人之一，1955至1956年任华

南工学院副院长。

 所谓“大师”，即达到学术跟做人皆高的境界；凡教授知识外，更是为人、修德

的典范。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到底有多高？这是一个困扰世界多年的难题。1965年，陈永龄提出

了测定珠穆朗玛峰高程的技术方案，测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珠峰高度，得到了国际的公认。

治学楷模

        1939年秋，陈永龄学成回国，那时中国各地烽烟四起，半壁河山遭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他由香港

转去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51年，陈永龄出任岭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成为该校第一位中国籍

的院长。1952年华南工学院组建，次年陈永龄任副院长。

        “他编写的讲义内容新颖，资料翔实，概念清晰明确，重点突出。为了讲好课，他备课非常认真。他

的讲稿书写工整，讲稿上绘有各种符号和标记。他那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感人至深。”曾与之

共事、担任过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总支副书记的周慎杰回忆，“在讲台上他流利潇洒，能把比较枯燥无味的

内容讲得生动活泼。他讲课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声音洪亮，板书工整。每逢他讲课，许多进修教师争

先前往，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凡是和他共过事的教师和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称赞陈永龄教授的教学

效果，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测绘高等教学的楷模。”



陈永龄铜像

甘为人梯

        他既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也是一位德高望重、关心青年的长者。在教学实践中,他亲自和青年教

师共同讨论制定教学方案，帮助他们选择教材，向他们传授教学方法，还亲自为身边工作的青年教师制

定学习、进修规划，为他们提出努力的目标，指明研究的方向。

        陈永龄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对年轻人不但言传，而且身教。从大学理工科毕业的青年人撰写

的论文，由于存在文学水平较低、表达能力较差、逻辑性不强的问题，陈永龄都会逐句逐段地帮助指导

修改，详细讲述撰写论文的一般格式和基本要求。

        1962年陈永龄主持制定了全国包括大地、航测、地图制图、工测、仪器等专业共16个中心问题、66

个主要项目的发展规划。“他在做测绘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时，短短几年时间，就建立起大地、航测、制

图、地名、电子和情报等研究室，帮助这些研究室制定了长远的科技发展目标，选配了各方面的科技管

理干部和研究人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测绘局科技委员会主任陈俊勇在谈及陈永龄时也尤为敬佩。



陈永龄教授在发表讲话

孜孜不倦

        陈永龄在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主持了大地测量法式的编写和论证工作,并负责撰写《我国测量法式说

明》，使1959年10月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测量法式（草案）》得以实施，从此结束了我国

大地测量搬套苏联细则规范的落后状况。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通过对当时我国确定的1951年北京坐

标系进行研究，首先发现这一坐标系所依据的椭球及其定位与中国大地水准面的差距较大。这一科学论

断为后来资料分析结果所证实。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教学、科研与生产有着较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空间大地测量刚刚兴起时，夏坚白组织翻译了美国《卫星大地测量概论》一书，当陈永龄看完

译稿后立即将它推荐到测绘出版社，使该书及时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介绍卫星大地测量的参考书，他

敏锐地指出:“空间大地网布成之后，可以建立精度高的点位，分布较密的全国地心坐标系统，意义十分重

大。”在1988年12月“全国陆地、海洋卫星定位网年会”召开时，他不顾年老多病，毅然决定参加会议，并

亲自写了贺信以及有关建议，还在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1980年，70岁高龄的陈永龄不仅身患多种疾病，而且视力已完全衰退，不能正常地阅读和写作了，

但他仍接受了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测绘学》卷的总编辑任务，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他让人给他

念学科组寄来的有关研究资料，并亲自给学科组回信。《测绘学》卷200条词目，近40万字，在4年多的

时间内，他亲自撰写了近6000字的大地测量学方面的词条。由此，测绘学作为自然科学的独立类别，列

入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而自成一卷，这在当代世界众多百科全书中也是仅有的。



清

明

Memory
追忆华园先贤

——谨以此文，缅怀我们永远的华园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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